图书馆亟需人性回归

如果说学校的建筑群见证了这个学校的时代变迁，那么，这个学校的图书馆是这些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一座。我们并不着眼于图书馆这座建筑的外表，她被一再地粉饰、易地，早以失去了建成之初的风貌与韵味，而在于她的内涵——在不遗失历史积淀的同时，不停地吸纳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化——不断地得到扩充与丰富。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图书馆穿上了科技的华衣。科技不仅优化了管理模式、减轻管理者的负担，而且为读者提供了便利的服务。在这里，我着重谈谈身为一个读者从中获得的裨益。
科学技术使图书的借还过程由繁入简。鼠标轻轻一点便能够得到书本的馆藏信息，包括书是否可以出借、库存的数量等等。关键词查询给我们读者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模糊查询法往往让我们得到目标书目以外的条目，大大增加了选择范围。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行预约副本、网上续借，省去了时间和精力。我们不会因为无功而返大叹苦经，我们也不会因为借书超期而受到罚款。
科学技术使图书的存在形式产生新的局面。如今的图书馆订购了国内外大量数据库和中英文电子期刊，充分利用了数字资源所具有得大存贮空间，易于传输、检索和输出等特性，为读者提供最新的学术信息和发展状况。作为低年级本科生，我们无法获得馆内最新的纸质期刊文本，但在数据库里，我们和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的待遇是同等的。因此，电子版的图书颇受读者的欢迎。
然而，目前的图书馆在人性化方面所费的功夫显得捉襟见肘。图书馆拭去了本身所具有的浓厚的人文气息，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台冷冰冰的计算机，闪耀着一成不变的提示信息。我们在馆内所获得的服务被转化为一道程序软件，一切变得大众化、单一化。每次看到几十页的新书导航需要我一页一页地查看不完全的图书信息，不禁要问，读者作为图书馆的受众被摆放到了什么位置？

服务公式化的过程中，读书也在变味，读者大清早来到图书馆门口排队往往是为了抢占一席之地用于写作业。供不应求的储物柜里塞满了书包、练习本甚至是废纸，这样的图景令我汗颜。阅览室里的大量资料由于大家的认知错位即“阅览室是自习室”而少有问津，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了图书馆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阅览室的定位亟需重申！
阅览室的局促空间让我联想到图书馆资源适用范围的局促性。偌大的图书馆，有许多分馆没有设给我们——尤其是低年级本科生的“通行许可证”。我们对“古籍书库”望而却步，对“港台报刊阅览室”敬而远之，我们曾经无数次徘徊在“解放前报刊阅览室”的门口，脸上流露出的除却对知识的饥渴，更多的是无奈与失落。在具备“教师研究生阅览室”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告示将我们无情地拒绝门外？

图书馆的硬件设施相较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可是，其人性化道路的开拓上只走了寥寥几步。我们由此强烈地呼唤图书馆的人性回归！造成图书馆缺乏人性化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不少在于读者本身。我只是在想：
当寝室的门把上插着图书馆的内刊，上面有着最新图书《伊朗印象》的推荐和内容梗概，读着读着，我们笑了；

当书库里多了几张善意的笑脸，耐心地爬上梯子，为我们拿到够不着的那本《媒介经营理论》，捧着书本，我们笑了；

当有更多的低年级本科生拿着放大镜小心翼翼地翻看解放前的《申报》，当有更多关注港澳发展的本科生拿起了《大公报》，我们笑了；

当普通阅览室变成了“阳光阅读屋”，大家手捧《三联生活周刊》而不是埋头书写，大家享受阳光而不是精神紧绷，我们笑了；

当图书馆请来《墨迹》的作者曾子墨为读者客座演讲；
当我们在家中也能获得电子期刊和数据库的知识补给；
当爱心书屋堆放不下热心读者捐来的万卷书册……

看着这一切，我们笑了，或许这就是充满人性的图书馆，我们心目中所期待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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